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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軍不應一味埋首造艦，與中共進行軍艦數量的惡性競爭，而應

試圖在短期內打造多元武器發射載臺，同時振興民間造艦能量，才

能在因應短期競爭風險同時，為長期軍力發展打下穩固根基。

加速造艦，為時尚早加速造艦，為時尚早
Don’t Buy Warships (Yet)
取材/2022年6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 June/2022)

 ● 作者/David Alman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黃坤銘

第23試驗中隊一架F/A-18F「超級大黃蜂」(Super Hornet)戰鬥

機，在測試期間發射一枚遠程反艦飛彈。美海軍應優先籌獲飛

彈與發射系統，而非在短期內加速造艦。

(Source: U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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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在印太地區對美國利益構成潛在威脅，

華盛頓對前述看法逐漸形成共識。1 有許

多分析人士尤其憂心臺灣國防。2 2021年3月，時

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 Davidson)上

將表示：「我認為，對臺灣造成的威脅，在這十年

中顯而易見，實際上，未來六年會更為顯著」。3 

最近針對2022年度預算的唇槍舌戰，更凸顯許多

人心中焦慮，擔憂美軍是否具備戰時對抗強敵所

需的戰力。4

對美海軍而言更是如此。具體來說，許多人之

所以感到不安，不外乎背後的兩項因素：艦艇數

量減少及缺乏明確戰略。5 2021年6月15日，在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一場會議中，眾議員路里亞

(Elaine Luria)表達其個人失落，聲稱：「我們正不

斷萎縮，持續對相關戰略和能力進行撤資再投資

(Divest-to-Invest)，而這些戰略和能力正是未來

希望所在」。6 所有論點似乎指出，美海軍需要一

個具有相當規模的造艦計畫。

很不幸地，鑑於以下兩個原因，大規模造艦計

畫在改善美海軍現況方面並無多大助益。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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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企圖在印太地區維持艦艇數量優勢，則

可善用現有資金、工業基礎，再加上其鮮少在其

他地區部署兵力與進行軍事援助，易於集中可用

資源，可輕易達成目標。7 因此，即便美國決定加

倍海軍造艦數量(由於工業基礎限制，這是一項

重大挑戰)，中共也很容易跟上腳步。此論點第二

個美中不足之處是時間。道理很簡單，建造戰艦

需要時間。8 再次強調，即使造艦預算增加一倍，

美國主要作戰艦數量也無法於未來五年大幅增

加。因此，根據戴維森上將關於未來六年臺灣面

臨威脅的觀點，海軍造艦預算幾乎無法降低前述

風險。總而言之，海軍艦艇數量的短期增長，不太

可能降低美國當前戰略上的風險。

美國不該汲汲營營於艦艇數量和造艦計畫，

而應採取不同戰略，來管控短期(未來5至10年)風

險，同時為中長期(10至20年)海上競爭奠定良好

基礎。

為何海軍軍備競賽沒有意義
海軍主要任務為「制海」(Sea Control)。正如布

羅迪(Bernard Brodie)在《海軍戰略指南》(A Lay-

man’s Guide to Naval Strategy)中所述：「海權從

來不僅局限於戰艦」。反之，海權「使一個國家能

夠在戰時掌控海上運輸」。9 制海未必指海軍需

要更多艦艇，來向敵方部隊或戰艦發射飛彈。制

海意謂美國運輸艦(Cargo Ship)能在大洋暢行無

阻，而敵方卻只能望洋興嘆。

中共海軍造艦計畫對美海軍制海能力構成何

種挑戰，目前仍不得而知。中共艦艇目前仍被拘

束於第一島鏈內。戰時，美軍潛艦、戰機和水雷可

將中共艦隊約束在前述區域，盡量減少對美軍制

海任務的衝擊。任何冒險突穿第一島鏈的中共艦

艇，恐面臨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東亞分艦隊

(German East Asia Squadron)，或者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施佩伯爵將軍號裝甲艦(Admiral Graf Spee)

的命運—戰術成功但戰略上無所進展。實際上，

美國與友邦的聯合空中兵力，能夠追擊並且摧毀

共軍掩護部隊火力射程外的艦艇。

中共可能瞭解上述情況。10 因此，中共大量建

造水面作戰艦，主要是為了護航進犯臺灣的兩棲

艦艇。此外，具備防空能力的艦艇可納入整體防

空網。平時，前述艦艇也可發揮實質效應—擴展

武器籌獲

工業基礎投資

海軍競爭

短期(1至5年)

購買大量反艦武器和符合成本效益的
投射系統

壓低造艦成本以擴大艦隊，提升修護
能量以維持艦隊戰力

投資美國商用造船業，藉以擴充造船廠產能、培養專業勞工與降低造船成本

中期(6至10年) 長期(11年以上)

(Source: U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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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境外影響力。不過，目前此舉是否符合成本

效益仍有待查證。

如果中共建造水面作戰艦掩護入侵部隊，那麼

美海軍以造艦軍備競賽作為回應是沒有意義的。

畢竟，美海軍並沒有要保護規模相當的入侵部

隊。更何況，積極造艦也不一定是阻止中共入侵

的最佳手段。如果魚雷或導引飛彈為反艦上策，

那麼籌獲前述彈藥的發射載臺，諸如潛艦、陸基

飛彈系統和戰機，反而比採購水面艦艇(Surface 

Ship)還符合實需。

美軍試圖在艦艇數量上與共軍進行軍備競賽，

這項戰略不只令人存疑，就現實層面來看，幾乎

是完全不可行。中國大陸獨占全球35%左右的商

船運量。11 中共擁有為數眾多的軍民兩用造船

廠，以及龐大且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海上貨櫃訂

單有助於壓低造艦成本，進而提高中共海軍製造

艦船的成本效益。此外，中共軍艦大多以太平洋

地區為基地，美海軍則遍布世界各地。如果認為

美國能夠在中國大陸的後院取得艦艇數量優勢，

未免過於狂妄自大。

另闢蹊徑
短期內，美海軍無法在數量上與中共海軍並駕

齊驅，但這並非無法克服。反之，美國應該從兩個

不同時間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管控短期風險，

同時為長期競爭或衝突奠基。

美軍若在艦艇數量上與共軍進行軍備競賽，此戰略不只令人存疑，在實務上更是毫不可行。(Source: USN/Ernesto Bon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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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短期風險

透過武器採購降低短期風險，讓美國及聯軍

部隊取得顯著成本優勢。一艘勃克級(Arleigh 

Burke-class)飛彈驅逐艦建造成本約為20億美

元，此花費尚不包括武器或作業成本(Operating 

Cost)。12 還有可能遭到各式中共反艦巡弋飛彈

和彈道飛彈攻擊，因而蒙受戰損、失去戰力或沉

沒。相反地，美國成本約200萬美元的遠程反艦

飛彈(Long-Range Antiship Missile, LRASM)或海

軍打擊飛彈(Naval Strike Missile)，就可能讓中共

052型或055型驅逐艦失去戰力，甚至將其擊沉。

水雷和魚雷生產成本大約和前述飛彈落在相同

區間。雖然前述武器的投射載臺造價不斐，但水

面艦艇是最不符成本效益的方案。13

儘管武器價格較載臺低廉，但必須確保載臺能

夠投射這些武器。在此方面，美國應該聚焦三大

支柱，以優化武器投射能力：空中武力、友邦及不

對稱載臺。

第一個支柱是空中武力，格雷(Colin Gray)將其

描述為「美國最鋒利的劍」。14 空中武力的主要

優勢是能長時間投射大量武器。例如，B-1「槍騎

兵」(Lancer)戰略轟炸機，一次可以投射24枚遠

程反艦飛彈。即便出擊架次低，一架B-1也可以迅

速避開一艘軍艦攻擊。如果有其他機種在射程

內伴飛，諸如其他轟炸機、P-8「海神式」(Posei-

don)反潛巡邏機和戰術飛機(Tactical Aircraft, 

TACAIR)，這種混合型式的空中武力就能重挫敵

軍。美國應該確保其空軍現有武器數量，足以遂

行空對面作戰，並且有足夠架次來進行武器投射

任務。

第二個支柱是友邦。美國應該盡其所能，運用

補貼或其他政治和外交手段，鼓勵臺灣和其他友

邦購買大量反艦武器。根據過往書面資料，臺灣

偏好大型傳統武器系統，然此類武器在提升抵抗

中共進犯能力方面效果有限。15 反之，臺灣應增

購雄風三型中程超音速飛彈及機動式發射車等

武器。如果美國願意出錢出力來捍衛友邦，那麼

期待這些友邦奉行理性國防政策也合乎常理。

第三個支柱是不對稱載臺。在這方面，美海

軍應投注少量預算，來提升海基部隊飛彈投射

能力。實際上，就是快速籌購商船，並將其改裝

為飛彈投射載臺，特別是透過「海事安全計畫」

(Maritime Security Program, MSP)落實執行。例

如，哈梅斯(T. X. Hammes)指出，理論上，在彈藥

箱組化後，貨櫃船就可以輕易發射數十枚反艦飛

彈。16 一旦掌握開戰徵候，可以就近改裝容易取

得的商船，俾利在衝突初期提供額外火力。這種

邏輯大致和空軍近期使用C-17等運輸機發射飛

彈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此作法主要有兩個好處：

首先，這將使對手更難選定目標，因為任何商船

都可能搖身一變，成為飛彈投射載臺。其次，這

比從無到有建造軍艦還便宜。

藉由籌獲更多武器，確保美國及其友邦具備武

器投射手段，可以緩解中共軍事能力帶來的短期

風險。如此戰略比立即提升海軍造艦能量，或者

擴張艦隊更符合成本效益，也更能有效解決燃眉

之急。

提升長期競爭力

美國是否每年額外建造一艘、兩艘甚至三艘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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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艦，在很大程度上與2020年

代軍力平衡並無關連。重要的

是，海上軍種在2030年代以後，

有無能力建造、保養和維修大

量船艦。

為了讓海上軍種為長期海上

競爭做好準備，國會應核撥大

量預算來振興民間造船業，民

間造船業不僅能快速武裝商

船，或在戰時快速提高產能，也

能夠建造並且維持美國商船隊

(Merchant Marine)。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造船業建

造超過6,000艘船隻，其中包括

2,600艘自由輪(Liberty Ship)。17 

許多造船廠在贏得戰爭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而如今卻都關閉

大吉。如果海軍無法在戰時建

造和維修艦艇，那麼將無法在

長期衝突中協助美國取得最終

勝利。

實際上，復甦造船業需要透

過補貼、貨物預訂及/或稅收和

融資等輔助手段。18 這樣一來，

可以達到三個目的。首

先，隨時具備擴大海上

行動所需勞動力和基礎

設施。其次，這也可擴

充商船，為美國經濟、

外交和戰時能力帶來相

應好處。最後，或許也

是最重要的一點，亦即

提供資金給民間海事

部門，將可降低未來海

軍的造艦成本，就像中

共中央對其海軍的作

法。19

提供民間造船部門

資金，來代替美海軍進

行造艦工作，不須提高

美國國防部預算上限，

因此在政治上較為可

行。甚至可將民間造船業刺激

方案，包裝於廣泛基礎設施或

創造就業法案內，這樣一來，各

種意識形態的選民都會更容易

接受。民用商船在成功作戰方

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國

國會挹資民間造船業，就可確

保部分海上作戰的必要手段得

以延續。即便僅適度提升商船

規模和能力，也會為海軍艦隊

帶來巨大效益。

雖然在短期內，投資民用造

許多美國造船廠，如圖中的1960年拍攝的波士頓海軍造船廠(Boston Naval Shipyard)，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早已關閉。從長遠來看，美海軍必須振興民

間和軍用造船廠，以提升未來海軍造艦能力並擴大美國商船規模。(Source: US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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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業幾乎不會改變軍事平衡，

但是會對中長期產生重大影

響。未來十年內，海軍可能有機

會目睹更多造船廠具備建造、

保養和維修艦艇的能力，而且

能以更低成本執行前述任務。

由此奠基而成的厚實工業基

礎，將使美海軍能夠在第一島

鏈以外，與中共在海軍艦艇數

量上分庭抗禮，且國防預算也

可以支應上述舉措。這是針對

海上軍力基礎所做的中長期投

資。

展望未來
國會應該逐步探討前述戰

略。首先，要求聯合部隊針對印

太地區不同突發事件，提交最

具成本效益(不限載臺和軍種)

的武器投射計畫，讓聯合部隊

在武器彈藥與載臺上進行明智

取捨。其次，全面檢視近十年艦

艇建造和維保能力，以評估造

艦能否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軍力

平衡。最後，國會應該研究支

持和發展民間造船業的各種選

項。

財政限制促使國家不得不明

智地運用國防預算。雖然，美國

需要新戰艦，但更加迫切的是，

美國挹資民間造船業，可同時降低未來造艦成本與提升戰時維修能量，為海軍艦隊帶來巨大效益，圖為民間紐波特

紐斯造船廠(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作業畫面。(Source: USN/Seaman Crayton Ag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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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聯合部隊用於嚇阻中共侵略，或者在戰爭中

克敵制勝的武器數量。這意謂應置重點於運用空

中武力、友邦及不對稱載臺來投射武器。與此同

時，美國必須重建海上力量的紮實基礎—也就

是造船廠和民間海事部門。未來十年，造船廠基

礎設施和民間海事部門重起爐灶後，美國海軍部

就能建造新型艦艇，維持全球海上競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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